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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中的情感涡流回忆中的情感涡流
□王春林

■点 评

一篇小说，两篇散文，一首诗歌，这一次刊发于“微光”
版上的四篇（首）文学作品，集中聚焦的，全都是个体生命记
忆中的情感故事。

小说《许愿机器人》可以看作是基层写作者对人工智能
的一种朴素想象。作品聚焦的是翁婿两代人以接力的方式

“像守护神”一样，在神农架担任哨所民兵的故事。奉献精
神的代际传承之外，结尾处蒋芳儿子表示，长大后一定要设
计出一款AI机器人去代替父亲当哨兵，这一幼稚却真诚的
想象，传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父子深情。

散文《金银花》中最核心的物象，无疑是金银花这一
“我”童年记忆中的平凡植物。植物虽然平凡普通，但借助
于这一物象，作者铺陈出自己对故乡的一片真情，更有对母
亲的深切怀念。另一篇篇幅稍长但却更具情感冲击力的散
文，是《时光洪流中小小的你们》。身为哈尔滨某学校教师
的作者，以其饱含深情的笔触，真切写出了自己在任教过程
中与学生们缔结的情谊。标题中的“时光洪流”与结尾处的

“20年前”都清晰地告诉读者，作品所聚焦的发生在师生间
的情感故事，全都永远地驻留在了作者的生命记忆深处。
其中，具有某种幽默风趣色彩的，是“吹‘仙气’”一节。面对
慈慈并非故意的屁股“骨折”的“谎言”，“我”不仅没有简单
苛责批评，而是以“吹‘仙气’”的方式巧妙地予以化解。“吹

‘仙气’”这一细节所凸显出的，正是师者对幼小心灵的关爱
与呵护。

诗歌《秋日断章》，通过对若干秋日意象的撷取与锻造，
成功涂抹出了一幅作者记忆中的秋日景象。诗中的爬山
虎、桂子、落叶、天空等意象，锁住的不只是季节的脉律，更
是个体生命在某一瞬间的情感向度。

将这些饱蘸情感浓度的短制集结在一起，我们收获
了当下时代新大众文艺的某种鲜活剪影。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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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愿机器人许愿机器人（（小说小说））

□□马建忠马建忠

天色渐渐暗下来，夕阳看似也想着急过年，匆匆隐没在西
山。接二连三的礼花弹在空中炸裂开，形色各异的图案闪现在
窗外。儿子在客厅喊：“妈妈，春晚开始了，过来看电视吧！”

蒋芳放下擀面杖，擦擦手上的面扑，走进客厅看见儿子
坐在沙发上正摆弄机器人模型。

蒋芳笑眯眯来到儿子身边。
儿子一脸失望对她说：“妈妈，爸爸又不回来过年了吧！”
蒋芳把儿子搂在怀里，摸着他的头说：“爸爸会抽时间

跟我们视频通话的。”说话时，她看见儿子眼里盈泪，不觉心
里一酸，儿子的心情她感同身受。

蒋芳的父亲老蒋是神农架林区的老民兵，像守护神一
样，在哨位上一站就是几十年。5年前，老蒋在蒋芳家庆贺光
荣退休，几杯酒下肚打开话匣子说：“退休前一天，空中飘起
了雪花，忽大忽小，神农架银装素裹，片片树叶上雪花晶莹，
心里五味杂陈，掏出手机拍下了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老蒋言语中流露出不舍，接着说：“风在林叶间舞蹈，似
乎不知烦恼，不知疲倦。我情不自禁挺直身体站着展开双
臂，迎着苍劲的风、绵软的雪拥抱了一下，这两位老朋友几
十年来从未离开过，真到分别时还有些难以释怀。”

老蒋不止一次和蒋芳说过做哨兵的经历。年轻时，他被
分配到神农架林区民兵哨所，感觉天都要塌了，一想起常年
在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工作，脑海里便闪现大雪封山、呼
吸困难、高山反应、强紫外线照射等词汇。

初来乍到的老蒋在神农顶民兵哨所，举目远眺，山的尽
头还是山，一座连着一座，连绵起伏。蓝天下，绿意蓬勃，目之
所及，让人浮想联翩。后来，他沿着林中小路去巡山，走入遮天
蔽日的密林深处，感觉到空气格外新鲜，越往森林深处走，越
能体会到静谧和安宁。渐渐地，他爱上了这片原始森林的神

秘，在这里没有一丝尘埃，没有一丝污染，没有一丝浊气。
上年纪后，领导说给老蒋换了一个哨兵岗位，去单位看

大门。老蒋心里明白咋回事，说：“单位人多嘴杂不好看，我
还是跟树木打交道吧。”一晃，他就退休了。

那年除夕，蒋芳丈夫小武去厨房煮饺子的时候，老蒋眼
里忽然有了一丝光亮，对她说：“芳儿，世界自然遗产神农架
太需要有人守卫啦。”

蒋芳说：“爸，您现在退下来，神农架林区守卫工作与您
没有关系了。”

老蒋若有所思说：“跟我是没关系了，但和你有关系啊。”
蒋芳瞅着父亲不明其意。
老蒋微笑说：“我想让小武去民兵哨所，继续守护神农

架林区。”
蒋芳眉头一下子凝成大疙瘩，说：“不行。”
老蒋耐着性子说：“小武在边疆山口上当的就是哨兵。

你跟他恋爱，我相中的就是他不怕苦，敢担当，有责任心。”
蒋芳坚决不同意，任由老蒋嘴都要磨出茧子就是不同

意。她说：“爸，这些年您当民兵，我跟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的
日子不容易。”

老蒋心里紧了一下，他怎么会不知道她们娘俩这些年
受的苦，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时，小武端着饺子走过来，说：“爸，您别为难了，还是
我直接跟小芳说实情吧。”原来是小武找到岳父说要去当新
一代神农架林区民兵，让老人家帮着做妻子工作。

蒋芳陷入深深的思索。她想起恋爱时，小武饶有情趣
讲，站在边疆峰顶，明亮的阳光铺在雪地上，刚好俯瞰到山
口界碑，上面几个红色的字像战士们跳动的心脏……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她发现丈夫总是闷闷不乐，问他也不
说。现在想起来，丈夫是浸泡在纠结里，安逸舒适的工作与艰苦
的民兵哨缠绕，理不出头绪。这一刻，她懂了丈夫的选择。

电视里主持人喊着新年钟声倒计时，蒋芳手机铃声响
起。她接通视频电话，打开扬声器，搂着儿子跟丈夫一起喊：

“七、六、五、四、三、二、一。”
片片雪花飘落到丈夫头上。蒋芳笑着说：“老公，你的舞

台在哨兵所。”这时，儿子举起机器人模型冲着视频说：“长
大后我要做一名AI设计师，专门设计一款机器人，替爸爸
当哨兵。”

（作者系河北港口集团职工）

金银花金银花
□□李李 晔晔

星期天早晨，我出门跑步，不自觉被一
阵香气所吸引。远远望去，浅山香邑楼区西
院墙像一幅从天而降的巨幅画。渐近，它汹
涌而来，藤蔓延绵，花叶烂漫。蜂儿们呼朋唤
友甜蜜劳作。蝶儿们时而在蕊上逗留，时而
和蜜蜂交谈，时而情不自禁翩翩飞舞。

是银花！金银花！我童年的花！
我的故乡在秦岭以南的山区。一开春，

七八岁的我就在山坡上忙活——找银花蔓，
并悄悄牢记它的位置。盼着天暖起来，它能
快快成长。

它冒嘴了，我藏着小惊喜，期待它长出
第二个、第三个芽……芽，抽条了，小小的触
角是那么的柔弱，我总怕风大了，会把它刮
折。随着条越抽越多，小小的叶芽也由嫩黄
转为嫩绿。天越来越暖，嫩嫩的条也渐渐绵
延、粗壮，颜色也渐渐深了起来。这时，从主
蔓再分出若干小杈，发芽，长叶，比着个儿地
疯长。

到了五月，我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每天下午放学后，背着书包跑上山，守候我
的银花蔓。一帮小伙伴常常为了一株花蔓的
归属而争吵。因为这时，我们期待了几个月
的花蔓已有了骨朵。它被两小片叶子包裹，
从大的叶子上滋出，并且成对对称。渐渐，相
扣的小叶壳会逐渐开缝。随着缝隙越开越
大，银花骨朵会探头探脑地闪亮登场。先是

星星点点，小嘴为嫩黄，渐渐长长变粗，颜色
变为明黄。到最后似开不开时，颜色是亮黄
白的，像一个个肉质的小棒槌，最长的足有
六七厘米呢！这是采摘的最好时机。

这个月的中旬，几乎家家的妇女和孩子
都会上山采花骨朵。母亲会带着我们姐妹四
人，比别人早起，跑到比别人更远的山坡去
采摘。我们的学费、姐姐喜欢的新衣裳、我喜
欢的小人书都要从这里出。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我们看到了一株
约3米长枝枝蔓蔓的老藤上开着异常漂亮的
花。母亲美丽的眼睛瞬间亮极了！

这株花藤和我们平常见到的银花藤一
样，可它叶脉的颜色是紫的，抽出的蔓条也
是紫的，叶子却是绿的，比常见的叶子颜色
深一些。长出来的骨朵也是紫色的。小骨朵
紫得凝重，稍大的紫红，再大点的紫得通透，
成紫粉色，且薄如蝉翼，一副急不可待要绽
放的样子。花背面是淡紫色，渐渐成粉红，粉

白，白，雪白，亮黄，橙黄，直至金黄。爆开的
一朵朵花，感觉使了毕生的气力，让小小的
我有些佩服。

母亲忧郁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采摘
的“银花”，正确的名字叫“金银花”。这种紫
骨朵的花也是金银花的一种，即使后期的干
花，也不像其他花败了，丑了样子。这才是名
副其实的金银花。既然被称作花，它来这世
上就是装扮日子的。可不等它开，就被人采
摘了。采了阳坡，采阴坡。采第二茬，第三茬。
为了换点活钱吃饱肚子，山坡都踏成平道
了，花也不成花了！

母亲把这株丰茂的金银花连根挖回，栽
在院门口。让我和姐姐招呼村里的小伙伴们
来观赏，号召大家上山采摘时千万不要伤金
银花的根，或使镰刀肆意砍割藤蔓。

母亲还借口串门委婉地劝告婶婶大妈
们，不要过早采摘，否则卖不上好价钱，还白
耽误工夫。更重要的是，作为药材它达不到

药效会耽误病人病情，毁了山里人厚道的清
誉。临走，母亲会郑重地倡议大家，过日子要
有细水长流的打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金
银花是老天爷给大山的赏赐，如果银花都被
连根拔掉，连缠绕上银花藤的小树也砍掉
了，那多年后的大山不就成了石头！我们不
能让后辈戳我们的脊梁骨啊……

我仔细地探究金银花，惊奇地发现，盛
开的金银花花瓣排列像手掌，一边是大拇
指，像母亲，一枝独秀，一边是我们姐妹四
人，手拉手骨肉相连。它分“八”字开放。柔软
地向下弯曲，像残缺美的小喇叭，六根花蕊
触须上冒着隐隐的平顶小伞，虽娇弱但也坚
强。它们有序地团结在一起吐着芬芳。

摘银花的日子，母亲对我们，对自己，也像
对这些不言不语的金银花说，日子会慢慢好
起来的，到时，漫山遍野都会闻到金银花香。

我扬着头问母亲：“妈妈，等我长大了，
是不是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是，会越来越好，会更好！
那个带领我们，把采摘好的花骨朵分成

等级，在阴凉地方晾干换钱的母亲永远地去
了。她没有等到花香浓，花灿烂。

故乡。此时。
漫山遍野，母亲安息的地方金银花一定

像眼前的花，绚烂多姿，繁花似锦。
（作者系北京务工者）

时光洪流中时光洪流中
小小的你们小小的你们

□□清风徐清风徐

吹“仙气”

那天午休，我正为下午的一节公开课
忙得焦头烂额。有两个孩子“呼哧呼哧”地
跑过来：“老师啊，大事不好啦，慈慈的屁股
骨折了！”

屁股骨折？得多大的力量才会导致这么
严重的结果！凭经验，问题不会那么严重。

“你们怎么知道他屁股骨折了？”
“他自己说的呀！边哭边说屁股骨折了！”
我急忙去现场。
围了一圈孩子。慈慈坐在花坛边，左腿

撑着地，右腿伸得直直的。眼泪正噼里啪啦
地往下掉，看到我，更加抽噎：“老师……我
的屁股骨折了……怎么办啊？”

定睛细看，屁股坐在花坛的水泥台上，
如果骨折了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坐着。问他
怎么摔的。说：“我跑着跑着不小心就摔到地
上了。”“那你是怎么坐在这儿的呢？”“同学
们扶我过来坐的。”

我必须作出准确判断。有问题得尽快送
医，又得避免小题大做。

我轻轻动了动慈慈伸直的右腿。他大呼小
叫：“不能碰啊，骨折了是不能碰的。”

我继续试探道：“不是屁股骨折了吗？腿
活动一下没问题的。”

听我这么一说，他的脚在地上小心翼翼地
擦了两下。我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点。

慈慈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摔了一跤，多
少有点疼。他一定听说过“骨折”一词，也晓
得骨折的严重性，于是把摔跤和疼痛想象
成了骨折。可是，老师并非医生，仅仅是分
析和判断。让他站起来试试？不行，万一判
断失误呢？

慈慈还在嘤嘤地哭。
我忽然有了主意，扬起右手，在他眼前

夸张地晃了晃：“你看老师这只手啊，跟别人
的手可不一样呢！”他“嗯”了一声。“你知道
怎么不一样吗？”

这时候，一个围观的孩子接茬：“老师的
手嘛，肯定跟别人的不一样！”

“对呀！我的手可神奇了。你看——”我
装模作样地往手上吹了一口“仙气”，“我只
要一摸你的腿，你就会动了！试试好不好？”

慈慈不再哭，瞪圆了满是疑惑的眼睛。
我轻抚了一下那条抻直着的右腿。

哈，神了，他的右腿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收
了回来。慈慈羞涩地笑，还含着未干的眼泪。

“我再摸一下，你就能站起来了。”我又
侧转身问围观的同学们：“你们相信吗？”孩
子们有的说相信，有的说不相信。所有的人
都屏住了呼吸。

这回我吹了两口“仙气”。用中指抵住
大拇指，弹了下去。在同学们惊奇的目光
中，慈慈站了起来，亮亮的眼睛里含着的都
是笑意。

我趁热打铁道：“告诉大家，我还有更大
的本领呢。这回可以让慈慈蹦起来！”

我用吹了三口“仙气”的手掌在慈慈的
屁股上拍了拍，果然，慈慈很配合地跳了一
下，还嘎嘎地笑起来。大家欢呼。慈慈再跳。
然后，他和他们一起蹦跳着跑远了。

一只青芒

教师节一大早，校园里响彻《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的旋律。这是每年我最幸福的一
天。不久，孩子们便三三两两地来了，有的举
一枝康乃馨给我，有的把亲手制作的贺卡摆
在讲桌上，有的笑眯眯地走过来，说一声“节
日快乐啊”就跑开。

史鹏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电脑前埋头准
备课件。他喊了声“老师”，声音很小，有几分
胆怯，似乎担心惊扰了我。“老师，送你的，祝
你节日快乐！”“呵，这是什么？”“青芒！我爸爸
的朋友从海南带回来的！”青里泛黄的颜色，
有一股浓烈的羞涩光芒，个头儿比平常所见
的芒果大很多，掂在手里，应该有3斤左右
吧。“你和同学们分了……”没等我的话说
完，史鹏已跑出去。

放学时候，忙忙乎乎地把孩子们放走，
回到教室处理几个不完成作业的小家伙。一

回身儿，看见青芒还在书柜上。一拍脑门，怎
么把这事儿忘啦！

摸出手机，打电话给史鹏妈妈。我说你
和孩子在哪儿，她说出校门了。我说你回来
吧，史鹏送我一只青芒，带回去给孩子吧。史
鹏妈妈说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我说史鹏都
没吃，你让我一个人独享哪能心安呢。史鹏
妈妈说马上回来。

我不能冷了孩子的心意，便忙活着去找
能切开这么大芒果的刀。谁会在学校准备这
东西呢。还别说，我在收发室自己做饭的门
卫那里找到了。

史鹏和妈妈这时候也到了。芒果不管怎
么切，都会切偏，中间有核，切不动，必定一
半大一半小。我们又在谁拿大的谁拿小的这
事上推让了半天。最终我拿了小的。

送走他们母子。三个不写作业等着挨训
的小孩儿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半个芒果。我

“扑哧”一下乐出声来。看来我今天无法酝酿
情绪处置他们了。我说，知道这叫什么吗？三
个臭小子异口同声，芒果！想吃吗？有一个说
想，有一个咽了下口水，还有一个不好意思
地笑了下，没说不想。

我说那就来吃吧！这仨谁也没客气，一
起围了上来，生怕落后就被别人抢了去。

有人评论青芒的味道如何好，比平时吃
的芒果要好吃。另一个调皮地说当老师真
好，有人送芒果。还有个小家伙吃完了说，能
不能再给我一块。我彻底晕了，他们把不写
作业的事儿已经忘了。

有一种快乐叫忘记。做孩子真好。
看这阵势，不抢是吃不着了，就见缝插

针，趁乱放进嘴里两小块。味道果然特别，清
香的甜。

小安同学

那年春天的脚步格外迟缓，直到五月中
旬，才扭捏着来了。树枝抽出嫩芽，春意也在
心头俏丽。

下课的时候，我去操场，看孩子们撒欢
儿，顺便把自己放在春天里。虽然明知道没
有长出新叶，但是那些大树的光影折射在眼
睛里，还是令人快意的。

上课铃声响了，我跟在孩子们身后回教
室。我走在最后，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坐下
来等我。坐在门边的女孩儿小安一见我，瞪
大了惊恐的眼睛“啊”地叫出了声，伸出手
指，说不出话来，只是一再地向我的头发指
着，身子则向后缩去。

我被她的反应吓住了，我想问题出在我
的头发上。这时其他孩子的视线也聚焦过来。
有几个孩子迟疑着判断：“好像是杨蝲子。”

我打了个激灵。那东西，是杨树上的虫
子，浑身长满了似黄色又似咖啡色的刺，蠕
动起来又吓人又恶心，蜇人有毒性。打小我
就怕。

我一直站在门口第一张桌的位置，貌似
镇静，看着不知所措地注视着我的孩子们，
内心已经慌乱得不成样子。我想用手把它打
下来，却不能判断它在头发的什么位置，怕
我的手不小心碰到它。

孩子们也都屏住呼吸。教室里，抽了真
空一样的安静。

忽然，小安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身体
向我探着，伸手，迅疾在我头发一侧横扫下
去。那东西，瞬间落在旁边无人的桌子上。她
像弹簧一样弹回座位，双手抱胸，缩在那里。

我终于松弛下来。去看被小安打落下来
的东西。它有七八厘米长，异常安静。我壮着
胆子凑上前去。嗨，哪里是什么杨蝲子，是杨
树狗，毛茸茸的小穗穗，也就是杨树的雄花。

我拎起来，给孩子们看。大家长出一口
气，满教室充满如释重负的灿烂。

小安还没有缓过神儿来。我摸摸她的脑
袋，别怕了，不是虫子。

摸着她的头的时候，我心里满是感动。
掐指一算，都是20年前的事了。孩子们

早已蒲公英一样各自天涯，我留在原地，守
望一代又一代人之初时期的那一份纯真。时
光的洪流滚滚东逝，我不追忆似水年华，我
看见江河浩荡，波光粼粼。

（作者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学校教师）

一

一声极轻的脆响
像熟透的果实坠入深草
敲碎了夏末最后的闷热
并没有人抬头
天空自己
退后了三尺

二

老墙根下的爬山虎
褪去了浮躁的油绿
染上一种近乎锈迹的红
像一封被水浸过的旧信
风一吹
就剥落几片干裂的皮

三

桂子不是开出来的
是酿出来的
把整条巷子的黄昏
都腌渍得微甜
吸进肺里
有一种轻微的醉意

四

一片落叶旋舞着落下
没什么特别的含义
只是大地太痒了
想挠一挠
那些沉睡的根须

五

凉意穿透衣衫的时候凉意穿透衣衫的时候
不需要比喻不需要比喻
也不必追问归期也不必追问归期
就像小时候就像小时候
被谁从背后被谁从背后
拍了一下肩膀拍了一下肩膀

（（作者系江苏省连云港市自由撰稿人作者系江苏省连云港市自由撰稿人））


